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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潮州歌册对话本小说的改编研究
——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

郑 宏 敏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潮州歌册对同名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进行情节增删、细节创新、字词更替等文学

叙事改编，并融入潮汕民俗风情，体现说唱文学艺术特色。相较于话本小说，潮州歌册传播环节发生显著

改变：传播方式从案头阅读到口耳相传；传播者从书商文人到说唱艺人；接受者从广大市民阶级到特定女

性群体。立足歌册与话本小说传播要素之变化，可考察蒋兴哥故事因何改编、如何改编和改编效果等问题，

认识书面作品与说唱文学两种文体表现方式、审美情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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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清末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广泛流

行于闽南语方言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具有丰

富的艺术创作和文献资料内涵。目前学界对其所

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内容题材、艺

术形式特点及女性文化等方面，尚未见专文从文

化传播学角度研究潮州歌册对话本小说的改编。

与其他形式的说唱文学一样，潮州歌册的题材大

多来自白话小说、戏剧、宝卷和弹词［1］。肖少宋

将潮州歌册题材的来源分为章回体小说、话本小

说、弹词、木鱼书、潮汕传统戏曲、诸种民间传

说、自创普及性质的短篇歌册共七种。［2］话本小

说不仅是潮州歌册的直接题材来源，还通过影响

弹词、木鱼书、潮汕传统戏曲等其他题材间接影

响潮州歌册，是潮州歌册重要的素材来源。值得

一提的是，潮州歌册并非一成不变地搬照话本小

说，同一故事在书面作品跟说唱文学中呈现出明

显差异。

“拥有最广泛的读者是通俗小说异于其他书

面文学的重要特色，同时这也是它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因此能否传播以及如何传播对于它是

至关重要的，在某些时刻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的。”［3］相较于话本小说，潮州歌册的传播方式

从书面阅读变成了口耳相传；传播者与接受者的

地域距离、文化差异减小；潮州歌册接受者更为

明确具体。这些传播因素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

了潮州歌册对话本小说的文学叙事改写，也体现

了不同文体创作者、接受者的艺术鉴赏能力及审

美情趣差异。

一、潮州歌册对《蒋兴哥重会
珍珠衫》的改编

潮州歌册《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歌》与

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内容上大致相

同，故事叙述了蒋兴哥外出经商，妻子王三巧

（即三巧儿）被陈大郎诱奸后，将蒋兴哥的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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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珍珠衫送给情人。二人奸情暴露后，陈大郎因

病客死他乡，陈妻平氏亦改嫁蒋兴哥。最后王三

巧与蒋兴哥破镜重圆，珍珠衫物归原主。话本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同时收录于《喻世明言》

（又名《古今小说》）第一卷及《今古奇观》第

二十三卷。《喻世明言》所收录版本保留了薛婆

挑逗、引诱三巧儿，三巧儿与陈大郎颠鸾倒凤的

具体情节，潮州歌册与《喻世明言》版本更为接

近，故本文以此为话本研究底本。潮州歌册以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 （卷64）》

所收录版本为研究底本。《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

衫全歌》通篇为七言韵文，总字数比话本小说增

加万余字，主要有增补情节、删减情节及更改细

节三种改编方式。

（一）增补情节

1.重复叙事

潮州歌册《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歌》采

用重复叙事技巧再现多处关键情节。如蒋兴哥因

买珍珠纠纷而陷入命案官司，三巧儿解救他时深

情回忆了蒋兴哥在此前将十六箱物品赠还她当陪

嫁品的恩情，重复叙述的情节体现了三巧儿将恩

情铭记在心，也强调了蒋兴哥重情义。又如，蒋

兴哥问平氏珍珠衫来历时，话本仅用“便把前夫

如此张致，夫妻如此争嚷，如此赌气分别，述了

一遍”［4］20一句话草草交代。而歌册则详细重叙

了平氏与陈大郎关于珍珠衫的故事：

把将前夫事，实言对君陈。经商来此

处，内中有不明。带只珍珠衫，回家见妾

身。终日穿紧紧，不甘呾知因。妾观此物

件，内中必有因。实是情人赠，吾假不知

情。许夜伊睡去，脱在枕边眠。此物被吾

盗，他醒究问真。妾身若不□，□闹动四

邻。他就怀恨吾，□什艮共金。［5］ 148

歌册再次叙述陈大郎因丢失珍珠衫而同平氏

争吵，后赌气外出，路遇强盗而陷入困境，平氏

前往救助无果，最终陈大郎客死他乡，平氏亦流

落外地的往事。重复叙述的内容对平氏与前夫陈

大郎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简要勾勒，着重说明了珍

珠衫为何出现在平氏手中，紧扣故事主线。歌册

中的重复叙写情节有些是对人物行为进行强调，

进一步凸显人物性格形象，有些是对矛盾冲突重

复书写，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这些重复叙述情节

大都紧扣珍珠衫这一故事主线，与主角蒋兴哥密

切相关。

2.心理描写

《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歌》增加了不少

人物心理描写，特别是对三巧儿矛盾心理的深入

刻画。如歌册新增了蒋兴哥久别归家第一晚在船

上过夜时，三巧因愧疚、担忧而难以入寝，一整

晚又惊又疑的心理描写。又如，新增了三巧儿私

通陈大郎后窃喜、忧虑又愧疚的心理描写。偷情

后的三巧儿，内心异常矛盾，一方面“巧儿一日

心自叹，幸得吾夫音讯希，陈郎来往正平

安”［5］87，庆幸蒋兴哥迟迟未归，苟且之事未被

揭穿；另一方面又“想夫出外两年间，人亦无回

音无闻，冤家莫非负义人。在外贪自引花娇，不

想回家心袂焦”［5］87，责怪蒋兴哥离家许久毫无

音讯，开始猜想蒋兴哥在外是否已有新欢。三巧

儿回想起蒋兴哥出门时对自己的叮嘱与承诺，离

家两年却毫无音讯，以此自我宽慰是蒋兴哥失信

在先，自己失身实属无奈之举。她还联想到陈大

郎家中或许有原配妻子跟自己处境相当，不知丈

夫在外已有新欢，苦苦等待夫君归来。这段心理

描写层层深入，既表现出三巧儿的侥幸心理，也

能通过她对妇德、名声的重视一窥她保守传统的

性格特征。歌册还新增了三巧儿收到蒋兴哥休书

后在娘家上吊前的心理写照：

十月怀胎生子儿，三年乳哺恩如天。

是子不孝负父母，腹内无刀肠自裂。

□声蒋郎吾的夫，妾今知非作胡涂。

夫妻恩爱从此断，愿舍红颜七尺躯。［5］107

歌册叙述了她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对不

能孝养父母的愧疚以及对夫君不忠的自责心理。

这些心理描写直接进入三巧儿内心深处，对她的

精神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语言情真意切，

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调动听众情绪。

3.新增细节

《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歌》在话本的基础

上新增大量细节。如娱乐性情节：吕二在夜间装

鬼诱骗平氏，被人把屎桶盖到头上惹得“一身屎

尿臭到苦”［5］137、陈大郎临终前“双目尽是目屎

羔”［5］127；矛盾冲突情节：陈大郎因丢失珍珠衫同

妻子争吵，后邻里乡亲出来劝和；等等。这些新

增情节富含喜剧色彩和生活气息，能最大程度地

调动歌册演唱的现场气氛，增强娱乐大众的效果。

歌册还新增了不少劝善教化语句，如在陈大

郎临终遗言希望妻子平氏有情有义、守节留名处

新增评论：“不呾想在交己心，劝人世上勿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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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之中淫为首，今日看来果然是”［5］128，这既

是对陈大郎的讽刺，也意在劝善教化。平氏跟父

亲前往襄阳城救陈大郎，话本仅简单一句话带过

平氏父亲在途中突染风霜的遭遇，歌册则详细叙

述了平氏既想继续赶路救夫君，又想陪父亲返程

看病的矛盾处境。此外，三巧儿父女前往蒋兴哥

家中道歉、平氏在陈大郎坟前伤心哭泣、三巧儿

与平氏相互推让大小名分等情节的增设能进一步

塑造两位女主人公有情有义、有礼有节的优良品

德。歌册《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歌》新增的

情节或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娱乐情节，或是让人感

动涕流的深情画面，产生了良好的娱乐效果与道

德引导作用，同时使得故事更生动、幽默、圆

融，满足了听众娱乐消遣的需求，提高了她们的

文化获得感。

（二）删减情节

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包括篇首诗、入

话、正话、结语和篇尾诗五个部分，歌册改编时

仅保留了正话及篇尾诗，诗、词、偶句的数量大

幅减少。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潮州歌册

《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歌》的篇幅及韵文、

书文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话本及歌册篇幅、韵文、书文比较

篇幅

韵文

书文

话本

2.2万字

词 2；诗 7；赋赞 2；偶句 14

情书 1；休书 1；家书 1

歌册

3.2万字

诗 3；偶句 2

情书 1；休书 1；家书 1；告状文 1

整体上看，歌册篇幅较话本增加了万余字，

但赋赞、偶句等韵文大幅减少。话本《蒋兴哥重

会珍珠衫》中插入韵文共计 25处，歌册缩减至 5
处。书文方面，歌册比话本新增了 1篇告状文。

话本作者在故事中插入大量诗、词、赋赞，以展

示“能诗会赋”之才学，而歌册对话本中的诗、

词、赋赞、偶句进行大幅删减，则体现了歌册创

作者对与民众拉近距离、去文人化的自觉追求。

歌册删除了话本的部分细节内容，如蒋兴哥

大名蒋德，陈大郎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

后来改呼为“大郎”等书卷气较重的具体细节被

删除；薛婆因新添外孙，推迟六天才跟三巧儿酬

价，三巧儿买珍珠欠下一半钱等细枝末节被一一

删去；蒋兴哥因割舍不下三巧儿，再次推迟了两

年才前往广东做生意，三巧儿取笑薛婆的方巾是

老相好赠送等有碍三巧儿正面形象的细节大都被

歌册删除。此外，蒋兴哥年少时跟随父亲蒋世泽

在广东做生意，及蒋兴哥守孝期间亲戚撺掇他上

门向三巧儿提亲的细节在歌册也均无保留。

删除此类细节，一方面是为了重点突出蒋兴

哥这个主人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守孝期间提亲

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歌册删除的内容以细节居

多，基本上不影响故事主线的发展，且有利于人

物正面形象的塑造。删除后的故事少了书卷气，

更加浅显易懂，故事枝干也更简洁明了，有利于

口头传播。

（三）更改细节

潮州歌册虽保留了情书、休书及家书，但对

书信内容做了大幅改动，信息量更大，情感意味

也更浓烈。原话本中陈大郎寄给三巧儿的情书只

有短短 41个字，简要交代了薛婆将信物转交三

巧儿，并约定来年春天和三巧儿相会这一内容，

并没有过多的情感渲染与流露。歌册中陈大郎寄

给三巧儿的情书则拓展至 286个字，是话本的七

倍之多。话本中的情书篇幅短小，语言简略，直

接陈述来信目的，约定相会之期，情感色彩并不

浓烈。歌册中的情书内容更为丰富，陈大郎先回

忆了二人之间的恩爱往事，再情真意切地表示明

年自己将准时赴约，最后希望三巧儿见到随书信

寄出的信物如同见到陈大郎一般。歌册中的情书

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陈大郎用“若上天，比翼

鸟，对对双双。若地下，连理枝，二丛成

双”［5］ 97形容自己与三巧儿的结合，语言更口语

化、情绪化，符合说唱文学的口头表达习惯。歌

册中的情书不忘提起珍珠衫，以此表达陈大郎对

三巧儿的思念，同时紧贴故事主线。再看话本中

陈大郎寄给妻子平氏的家书，只有简短68个字：

陈商再拜。贤妻平氏见字：别后襄阳遇

盗，劫资傻仆，某受惊患病，现卧旧寓吕

家，两月不愈。字到，可央一的当亲人，多

带盘缠，速来看视。伏枕草草。［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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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中的家书简洁明了，只是简单叙述陈大

郎路遇盗贼被劫，患病卧床需要家中亲人带盘缠

前来解困。歌册中的家书则多达 282字，不仅对

陈大郎在外的遭遇进行详细介绍，而且新增了陈

大郎对妻子的道歉：“千不是，万不是，愚夫罪

万端。与贤妻，虽角口，望尔海量宽。愚欲行，

并无说，妻定怨心中。”［5］ 123陈大郎表达歉意后

才叙述自己因病缠身回家不得，在外缺钱的两难

处境，央求妻子平氏派人前来相救。家书中最后

写道：“倘若是，你不念，记恨在心中。恐吾病，

难医改，死活尽在妻一人。”［5］ 124陈大郎在信中

给妻子施加道德情感压力，表现出他自私的性格，

也与后文平氏义无反顾亲自前往外地救助陈大郎

的行为形成对比，从侧面反映出平氏有情有义。

除了改动书信内容，歌册对保留的诗篇做了

一定的字词改动，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话本及歌册诗歌比较

诗 1

诗 2

诗 3

话本

昔年含泪别夫郎
·····

，今日悲啼送所欢。

堪恨妇人多水性，招来野鸟胜文
·

鸾。

天理昭彰不可欺，两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债偿他利，百岁姻缘暂换时
·······

。

恩爱夫妻
····

虽到头，妻还
·

作妾亦堪羞。

殃祥是报
····

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

歌册

昔年别夫含泪汪
·····

，今日悲啼送所欢。

堪恨妇人多水性，招来野鸟胜娇
·

鸾。

天理昭彰不可欺，两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债偿他利，报应循环如局棋
·······

。

夫妻恩爱
····

虽到头，妻反
·

作妾亦堪羞。

循环报应
····

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

诗 1首句“昔年含泪别夫郎”改为“昔年别

夫含泪汪”，句尾的“汪”字跟第二句句尾的

“欢”字的闽南语发音押韵顺口。诗 1第四句

“文鸾”改为“娇鸾”，也更符合口头表达习惯。

诗 2把“百岁姻缘暂换时”改为“报应循环如局

棋”，诗 3把“殃祥是报无虚谬”改为“循环报

应无虚谬”，减弱了书面语的书卷气，更符合民

间说唱文学朗朗上口的通俗化表达习惯。此外，

为配合说唱文学的传播方式，话本中“话中单

表”“闲话休题”“这都不在话下”等套话皆被改

为“再唱”“侯唱下本便知端”“回文再唱”等歌

册套话。

从叙事表达的细节更改到内嵌书信的内容调

整，潮州歌册所更改的细节虽对故事主线发展影

响不大，但精心变动后的细节体现了说唱文学的

语言特色和表达标准，从中能够看到歌册创作者

对接受者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的把握和重视。

二、传播因素的改变
对潮州歌册改编的影响

（一）传播方式：从案头阅读到口耳相传

1.增加评述，传播伦理道德

潮州歌册是诉诸于听觉的艺术，传播内容转

瞬即逝，听众一旦错过精彩情节，无法像案头阅

读那样回头重翻书本。因此，重复叙事既能帮助

错过相关情节的观众了解故事情节，也能加深连

贯到场的听众对重点情节的印象。“采用程式化

的语词句法、主题或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创编

故事，乃是口传文学的基本特点。”［6］《新造蒋兴

哥重会珍珠衫全歌》每卷的开篇都加入了劝善

语，如卷二开篇“劝君少年勿风流，风流太过悔

难收。百恶乃事淫为首，天眼恢恢不肯休”［5］ 95；
卷三开篇“血气方刚戒在淫，圣人教训不古钦。

陈商见色玘淫乱，乱人婚姻罪业迩”［5］ 121。卷首

增加了评述，能更好地宣扬创作者的劝善惩恶观

念，同时引导听众迅速进入故事场景，为后续说

唱内容定下基调。“一个经历了若干代民间艺人

千锤百炼的口头表演艺术传统，它一定是在多个

层面上都高度程式化了的。而且这种传统，是既

塑造了表演者，也塑造了观众。”［7］

由于歌册采用口耳相传这样一种连贯式的传

播方式，说唱者不可能在中途停下来让听众回味

情节，原本需要受众自己领悟的伦理道德观念只

能由传唱者来点破。《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全

歌》在情节跌宕起伏处往往会加入夹评，帮助听

众理解前因后果，进行道德判断。如薛婆向三巧

儿谎称家中有一个女儿，歌册点评道：“薛婆哪

里有女儿，今日㫜出只话机。引诱王氏之巧计，

日后正好用计施”［5］ 75。又如薛婆收了陈大郎钱

财，歌册评论：“薛婆得此不义财，害人失节罪

万千，莫道天理无报应，有日昭彰伤就知”［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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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兴哥回家与三巧儿见面态度冷淡，歌册评道：

“夫妻恩爱在从前，骤然变脸变无来。非是兴哥

不仗义，怨尔做事大不该”［5］ 99。这些评论与故

事情节上下照应、严密配合，说唱人如同和听众

在茶余饭后评头论足一般，既增强现场互动也能

进行道德教化伦理启发。

2.语言生动，降低噪音干扰

“入夜之后，妇女们料理完一天的家务，婆

媳之间、妯娌之间、母女之间、同寅姐妹之间便

会在自己家里，或过家过户聚集在一起，边绣

花、缝补衣服，边听唱潮州歌册。”［8］ 194在这样

的情景中，接受者在歌册演唱过程中经常分心，

歌册传播面临着噪音带来的不稳定性，丰富的心

理描写可以渲染人物情感，有利于塑造人物形

象，提高传播有效性。《新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全歌》中的家书把陈大郎的处境及心理活动描述

得具体生动，能充分调动听众的情绪。另一潮州

歌册《行乐图全歌》在话本《滕大尹鬼断家私》

的基础上加入大量心理描写，如继善夫妇因不满

倪太守带梅氏回家在背后诋毁梅氏，歌册在此增

加了家中婢女对继善夫妇的评价，突出表现继善

夫妇不仁不善。再如倪太守临终前将家中所有财

产都交给继善，歌册增加了对继善自私阴险的心

理的描写，将其小人心态展露无遗，进一步强化

了他的性格特征。心理描写为人物性格塑造设置

了具体的精神环境，从而降低了传播噪音带来的

负面影响。

最古老的传播技术是修辞学，是通过话语来

征服受众心理的。［9］歌册语言更多葆有民间艺术

的朴实、生动、鲜活，以此调动说唱现场的听众

情绪。歌册形容三巧儿在阁楼上望见陈大郎“望

出个祸大如天”［5］ 63，薛婆训斥前来打探消息的

陈大郎“饭好乱食话无乱”［5］ 76，形容三巧儿跟

陈大郎的云雨之事“古道干柴勿近火，柴干火烈

燃应该”［5］84，蒋兴哥上门收拾薛婆“二五一十里

里搥”［5］109，形象生动展示了蒋兴哥气愤难耐和

惩罚薛婆的急切心情。这些谚语、俗典采用比喻、

夸张等修辞手法，情趣洋溢，通俗易懂，能够充

分调动说唱现场的氛围，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

（二）传播者：从书商文人到说唱艺人

1.迎合市民审美趣味

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大都是下层文人同书商

合作所创，“三言”作者冯梦龙出身于士大夫，

屡试不中后投身小说创作。经冯梦龙改编后的

“三言”用语雅致，文人色彩明显。潮州歌册传

播者包括歌册创作者和传唱者，“作者大都是落

魄秀才、潮剧艺人，以及一些行铺的财付 （会

计）。由于他们生活在底层社会，接触劳动妇女

较多，懂得她们的爱好和憎恶，善于运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编织曲折离奇、悲欢离合的故事情

节”［8］ 195。“歌册的传唱者多数是女性，不仅主唱

者是女性，听唱的群体也是妇女儿童，未成年的

男性会跟随年长的女性听唱歌册，成年男性少有

介入者。”［10］歌册创作者跟传唱人能充分了解市

民阶级情趣爱好、思想情感、理想愿望，从而创

造出符合市民审美趣味的作品。潮州歌册对话本

中的诗、词、偶句等进行大幅删减，对所保留的

少数诗篇也进行通俗化、口语化改编，既为满足

市民的文化需要，也为投合市民消遣、娱乐的心

理［11］ 75。
2.与接受者共情

歌册作者大多为潮汕人，熟悉本地文化，所

作歌册往往带有本土风情和时代生活气息。潮州

歌册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听众感到亲切，所述内

容如同发生在身边的事，听众可以理解，甚至投

入感情，实现心灵沟通。这也是潮汕妇女喜爱潮

州歌册的一个因素［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属

于异乡故事，歌册在改编过程中使用“目汁”

“生礼”“形孩”“障早”“作年”等潮汕方言，增

强了歌册的语言感染力。同时，歌册融入了潮汕

地区的民情风俗，如陈大郎与薛婆买卖珍珠时

说：“俺只湖广非广东，婆子是讨广东价”［5］ 71，
陈大郎给薛婆银两时说：“再加百两大花边，□
尔老人去买茶”［5］ 69，宋福与蒋兴哥矛盾化解后

说：“呌声蒋兄饮杯茶”［5］ 163。故事融入了听众熟

悉的地域名称及文化元素，让身处远方的听者在

故事中感受到地域亲近感，仿佛置身其中，增强

了歌册的吸引力及文化价值。

歌册传唱者大多为女性，她们更容易对故事

中的女性产生尊重与同情，并把情感融入到说唱

表演中。基于对传唱者及接受者的性别把握，创

作者对女性的刻画丰富而深刻。《新造蒋兴哥重

会珍珠衫全歌》中三巧儿一方面庆幸蒋兴哥至今

音讯全无未归家，私通陈大郎的丑事不至于暴

露，一方面又责怪蒋兴哥久未归家才导致她寂寞

难耐惹下是非，最后自我宽慰事已至此，难以追

究谁对谁错。这段心理描写层层递进，把三巧儿

内心的矛盾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与三巧儿

共情才能深切感受到她内心的忐忑、希望与绝

望。话本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描写慧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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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之夜知道玉郎男扮女装替妹出嫁的假身份

后，半推半就与他云雨，歌册改编者加入了慧娘

对玉郎的一番叮咛：

慧娘答声小冤家，虽然姻缘是前生，切

勿忘恩共负义，百年谐老在今夜。男坚女烈

人传名，女嫁二夫败臭名，男子弃妻五伦

绝，君须想定在心情，勿想窃玉共偷香，着

顾三纲共五常。斐家之亲付流水，属意在君

事长久。［13］

这段对话深切描绘了慧娘的心理活动，生动

表现出她当时欲罢不能又担心名节受损的纠结矛

盾。歌册创作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与接受者

大致相近，她们能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情心

理，站在女性立场上评说歌册中的人与事，寄托

接受者对理想愿望的美好追求与对幸福人生的憧

憬向往。

（三）接受者：从广泛市民阶级到特定女性

群体

1.符合女性听众心理期待

歌册是潮汕妇女的文化启蒙教科书，学习文

化知识的课本，也是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她们

把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精神依托，一种认识社会、

认识世界的学问［14］。歌册接受者性别明确、地

域统一、认知水平相近，传播效果稳定可预测。

歌册对话本小说细节的更改符合女性接受者细腻

感性的心理特征，如话本中平氏收到陈大郎家书

时持半信半疑态度，歌册中平氏读信后却是伤心

流泪，这个细节的改动既符合平氏有情有义的形

象，也应和了女性接受者的期待。

马克思曾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

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15］歌册对细节的更改往

往蕴含深意，但大体符合妇女听众这一群体的审

美情趣与接受能力。“潮州歌册渲染的是以儒家

思想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德观念、

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儒家的道德标准‘忠孝节

义’贯串在所有的歌册中。”［16］如《新造蒋兴哥

重会珍珠衫全歌》新增三巧儿父女前往蒋兴哥家

中道歉、平氏面对吕二的多次调戏毫不动情等情

节，旨在传递忠贞的价值观念。又如原话本中三

巧儿指着楼前椿树对蒋兴哥道：“明年此树发芽，

便盼着官人回也”［4］ 3，歌册改成蒋兴哥对三巧儿

说：“今日春景桃花开，妻尔若欲望吾归。待到

明年只时候，自然回来仝相随”［5］ 59。看似细微

的改变，实则把嘱托人从三巧儿改为蒋兴哥，更

能体现三巧儿含蓄内敛的女性特征。可见，歌册

反应了当时潮汕地区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与价值

取向，应和了女性听众的心理期待。

2.强调女德教化

“凡有女性生活、劳作、休闲处皆能唱歌册，

歌册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她

们的生命发展。”［17］就接受者层面而言，歌册接

受者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妇女，歌册更倾向于选择

孝道贞洁、贤惠守礼等传统妇德观作为主题。歌

册在每卷开篇增加了“百善之中孝为先，恩沵义

重各有情”［5］ 57等孝道教化语句。三巧儿对即将

出门的蒋兴哥道：“礼义廉耻妾知道，自当留名

传古今”［5］ 59，强调了礼义廉耻。薛婆第一次见

到三巧儿，称赞她是世间少有的贤德之人，三巧

儿也在首次见面赞扬薛婆“出口谦恭礼义

多”［5］ 75。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称赞话语寄托了创

作者对妇女德行的朴素期待。“自韩愈来潮大兴

教化以后，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潮汕地区流传

开来，并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心里。”［11］ 68歌册

所重点强调的女德教化符合听众的心理期待，能

够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歌册把对恶的揭露批

判、对善的褒奖体现在人物结局上，话本中薛婆

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歌册改为只有一个女

儿，其“没有儿子”的设定暗含对坏人的惩戒。

同时，歌册补充了蒋兴哥的善报结局“一夫二妇

生七子，五男二女在身边”［5］ 171，把吴进士连生

三子的结局改为“娶妻双生子两人”［5］ 172，用其

生下双胞胎儿子凸显善有善报的因果轮回。扬善

惩恶符合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隐藏着歌册对听

众的善行引导。

三、结 语

潮州歌册虽然保留了同名话本小说的主要情

节及关键人物，但在结构、情节、字句等方面进

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文学叙事改编。从传播学

角度对歌册传播方式、传播者、接受者等重要传

播元素进行分析，能够充分认识歌册创作者在歌

册中运用重复叙事、道德评价、心理刻画、方言

特色等艺术形式的动机及效果。潮州歌册叙事结

构去繁就简，语言文字通俗生动，有意增加议论

文字，强化人物性格特征，更重视“情”与

“礼”的融合。从歌册对话本的有限改动中可看

出说唱文学与单纯的书面作品的不同审美情趣，

认识不同文体的艺术特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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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对话本小说的改编是说唱文学与书

面作品交叉互动的典型范例，体现了文学作品的

内在张力。一方面，歌册中所表达的忠孝期待及

善恶扬弃观念受创作者审美情趣及价值观念影

响，反映了当时潮汕妇女仍未能摆脱忠贞孝义等

伦理价值羁绊。另一方面，歌册融入潮汕地区的

文化特色及民俗风情，彰显了独特的区域文学特

质。总而言之，歌册虽夹杂着说教色彩及民间文

艺的粗糙性，但为当时潮汕妇女提供了难得的娱

乐消遣，满足了她们的文化渴求，也为我们认识

百年前潮汕地区女德教育观念、妇女价值取向及

民间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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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daptation of Chaozhou Songbook
to the Storyteller’s Scri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Communication
——Taking Jiang Xingge’s Pearl Shirt Reecountered as an Example

ZHENG Hong-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Abstract: The Chaozhou songbook Jiang Xingge’s Pearl Shirt Reecountered is adapted from the
literary narrative of the storyteller’s script of the same name via adding and deleting plots，innovating
details and changing words，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Chaoshan folk customs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rap literature. Compared with the storyteller’s script，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aozhou song⁃
book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mode of dissemination changed from reading to oral dissemination；
the disseminators changed from booksellers and literati to rap artists；the recipients changed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to specific groups of women. Bas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dissemination elements of
the songbook and the script， issues as to why and how the story of Jiang Xingge were adapted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the adaptation can be examined，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ritten works and rap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istic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appeal.

Key words: Chaozhou songbook；storyteller’s script；adapation；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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